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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的
父
親
節
特
別
有
意
義
，
當
天
也
是

老
父
的
八
十
八
歲
生
日
，
我
們
兒
孫
聚
首
一

堂
，
為
可
敬
的
父
親
祝
壽
，
席
上
我
讀
了
一

篇
曾
寫
我
父
親
的
文
章
給
他
聽
，
當
中
包
括

以
下
的
部
分
內
容
：
﹁
記
得
從
小
至
大
，
爸

爸
都
不
斷
為
我
們
改
善
生
活
。
自
小
家
窮
兒
女

眾
，
生
活
居
所
都
不
好⋯

⋯

在
我
心
目
中
，
我
的

爸
爸
不
斷
在
努
力
為
我
們
、
為
家
庭
改
善
生
活
。

爸
爸
︵
在
家
庭
為
我
們
做
床
釘
架
︶
的
形
象
，
一

直
深
深
地
留
在
我
腦
海
，
他
就
是
那
樣
地
，
不
斷

想

要
讓
我
們
活
得
好
一
點
！
﹂

父
親
是
家
中
的
重
心
，
掌
管

一
家
的
幸
福
。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在
父
親
節
的
致
詞
十
分
感
人
，

當
中
內
容
，
很
值
得
每
一
位
男
士
思
考
，
撮
錄
如

下
：
﹁
今
天
我
們
有
幸
生
活
在
一
個
瞬
間
可
聯
繫

上
地
球
任
何
人
的
科
技
時
代
。
但
無
論
科
技
如
何

發
達
，
都
無
法
取
代
家
長
在
孩
子
身
邊
、
給
予
愛

和
支
持
，
對
父
親
而
言
尤
其
重
要
。
我
從
沒
真
正

地
了
解
自
己
的
父
親
，
我
由
單
親
媽
媽
和
兩
個
和

藹
的
祖
父
母
帶
大
，
他
們
為
我
做
了
不
可
想
像
的
犧
牲
。
全

國
有
很
多
的
單
親
父
母
做

同
樣
偉
大
的
帶
大
孩
子
的
工

作
。
但
我
仍
然
希
望
我
父
不
僅
在
我
身
邊
，
且
參
與
我
的
生

活
，
作
為
另
一
個
榜
樣
告
訴
我
母
親
盡
了
她
全
力
所
能
給
我

的
價
值
，
如
努
力
工
作
、
品
行
端
正
、
負
責
任
、
不
貪
圖
享

樂
，
所
有
這
些
價
值
，
都
給
一
個
孩
子
去
建
基
美
好
未
來
。

因
此
我
努
力
每
天
都
和
太
太
和
兩
個
女
兒
在
一
起⋯

⋯

要
做

一
個
好
父
母
是
不
容
易
，
須
付
出
沒
完
的
注
意
力
、
犧
牲
和

耐
心⋯

⋯

這
些
年
我
學
到
的
是
，
如
果
家
庭
失
敗
，
我
們
的

成
就
將
黯
然
無
光
。
家
庭
是
最
重
要
的
，
當
我
回
首
自
己
的

歲
月
，
不
會
去
想
我
所
通
過
或
推
舉
的
任
何
一
項
立
法
，
但

會
想
太
太
︵
女
兒
︶
和
我
共
同
走
過
的
路
程
和
共
享
的
安
靜

時
光⋯

⋯

這
就
是
我
認
為
應
該
如
何
為
人
父
親
，
假
如
能
盡

全
力
為
孩
子
展
示
︵
勇
氣
︶
和
無
條
件
的
愛
，
並
助
他
們
達

成
理
想
，
那
我
們
便
成
功
了
。
﹂

百
家
廊

陳
　
莉

父 親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傳
媒
朋
友
來
電
，
說
有
大
學
教
職
員
聲
稱
要

求
學
生
跟
他
學
︽
廣
韻
︾
的
反
切
是
為
了
學
做

格
律
詩
詞
。
言
下
之
意
，
中
國
讀
書
人
學
做
唐

詩
宋
詞
都
要
識
︽
廣
韻
︾
的
韻
部
。
問
我
有
甚

麼
意
見
。

這
令
我
想
起
三
十
年
前
的
舊
事
，
那
時
升
上
大
學

預
科
，
即
是
大
學
三
年
制
時
代
的
中
六
，
那
時
中
學

至
大
學
是
五
二
三
，
現
在
是
三
三
四
，
都
是
十
年
。

因
為
我
讀
的
是
理
科
課
程
，
不
用
再
修
中
文
，
若
有

所
失
。
便
跑
去
請
教
黎
恭
棣
老
師
，
問
如
果
想
自
學

古
詩
文
，
應
該
看
些
甚
麼
入
門
書
。
黎
公
吩
咐
我
學

詩
先
讀
︽
笠
翁
對
韻
︾，
學
文
先
讀
︽
古
文
評
註
︾。

結
果
，
我
只
買
到
︽
古
文
評
註
︾，
學
詩
的
事
就
不

了
了
之
。

後
來
因
為
對
粵
曲
有
興
趣
，
讀
了
著
名
劇
作
家
陳

卓
瑩
先
生
的
︽
粵
曲
寫
作
與
研
究
︾，
但
是
我
不
會

讀
譜
，
結
果
只
因
而
粗
通
平
仄
。
到
了
二
零
一
二
年

初
，
兩
位
文
友
︵
即
是
大
師
父
、
二
師
父
︶
鞭
策
我

學
寫
詩
，
就
由
學
做
對
聯
、
詩
鐘
入
手
。
由
從
未
正

式
對
過
對
子
，
到
寫
了
第
一
組
七
言
絕
句
，
前
後
不

足
二
十
天
。
我
可
以
這
樣
速
成
，
當
然
是
先
有
了
近

三
十
年
讀
古
詩
文
的
基
礎
。

現
在
簡
介
傳
統
中
國
讀
書
人
學
做
格
律
詩
的
次

序
。第

一
步
是
背
書
，
先
背
詩
詞
。
詩
可
選
︽
唐
詩
三

百
首
︾、
︽
千
家
詩
︾，
詞
可
選
︽
宋
詞
三
百
首
︾、
︽
白
香
詞

譜
︾
等
，
背
詩
詞
是
為
了
學
會
欣
賞
詩
詞
。

然
後
背
韻
文
，
如
：
︽
笠
翁
對
韻
︾、
︽
聲
律
啟
蒙
︾，
背
這

兩
部
書
是
為
了
掌
握
用
韻
、
對
仗
和
平
仄
。
當
年
黎
公
當
我
已

讀
過
點
詩
詞
，
所
以
便
吩
咐
我
讀
︽
笠
翁
對
韻
︾。
此
書
是
明

末
清
初
李
漁
所
作
，
隨
便
抄
一
段
︽
笠
翁
對
韻
．
一
東
︾
：

﹁
天
對
地
，
雨
對
風
。
大
陸
對
長
空
。
山
花
對
海
樹
，
赤
日
對

蒼
穹
。
雷
隱
隱
，
霧
濛
濛
。
日
下
對
天
中
。
風
高
秋
月
白
，
雨

霽
晚
霞
紅
。
牛
女
二
星
河
左
右
，
參
商
兩
曜
斗
西
東
。
十
月
塞

邊
，
颯
颯
寒
霜
驚
戍
旅
；
三
冬
江
上
，
漫
漫
朔
雪
冷
漁
翁
。
﹂

然
後
是
學
作
對
聯
和
寫
詩
鐘
，
這
樣
就
是
初
步
學
詩
律
。
如

果
當
年
我
不
是
﹁
沒
了
下
文
﹂，
黎
公
當
會
這
樣
循
步
漸
進
教

我
。再

然
後
就
是
掌
握
詩
律
，
主
要
是
五
言
絕
句
、
五
言
律
詩
、

七
言
絕
句
、
七
言
律
詩
；
若
再
學
填
詞
就
要
學
詞
律
，
按
詞
譜

認
識
一
個
詞
牌
的
句
數
、
字
數
和
平
仄
要
求
。
名
作
家
金
庸
就

在
中
年
以
後
拿
王
力
教
授
的
︽
漢
語
詩
格
律
︾
自
學
寫
詩
填

詞
。現

在
可
以
入
正
題
講
﹁
韻
部
﹂，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詩
人
詞
客

寫
詩
填
詞
時
的
用
韻
已
有
規
定
。
做
詩
按
︽
平
水
韻
︾
的
平
仄

和
韻
部
，
這
書
是
南
宋
劉
淵
所
編
。
填
詞
則
按
︽
詞
林
正
韻
︾

的
平
仄
和
韻
部
，
這
書
是
清
代
戈
載
所
編
。

要
不
要
學
︽
廣
韻
︾
？

我
只
能
說
，
像
金
庸
、
潘
國
森
這
類
中
國
讀
書
人
到
了
中
年

以
後
才
學
人
寫
詩
填
詞
，
是
絕
對
不
需
要
學
︽
廣
韻
︾
的
反

切
。
︽
廣
韻
︾
分
二
百
零
六
個
韻
部
，
平
水
韻
只
得
一
百
零
六

個
。
例
如
︽
廣
韻
．
上
平
三
鍾
︾
就
合
併
到
︽
一
東
︾、
︽
二

冬
︾
去
，
學
來
何
用
？

結
論
是
：
﹁
說
學
寫
詩
填
詞
要
先
學
︽
廣
韻
︾
反
切
，
是
悠

謬
之
談
，
誤
導
後
學
。
﹂
不
會
反
切
，
也
可
以
做
詩
人
詞
客
。

寫
詩
要
依
﹁
平
水
韻
﹂，
一
般
人
是
先
讀
熟
﹁
平
水
韻
﹂
再
下

筆
，
我
卻
是
偷
懶
走
捷
徑
。
先
用
粵
曲
韻
起
稿
，
再
查
平
水

韻
，
有
衝
突
就
修
改
遷
就
。

詩詠無需通廣韻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消
費
性
的
小
商
品
，
特
別
是
食
物
的
豪
華
包

裝
，
不
知
是
始
於
何
時
何
國
。
但
我
知
道
日
本

人
最
喜
歡
把
一
些
食
物
作
出
豪
華
包
裝
，
以
招

徠
顧
客
。
台
灣
人
隨
之
，
內
地
現
在
也
時
興
這

一
套
。
但
如
此
一
來
，
既
造
成
資
源
的
浪
費
，

也
製
造
大
量
的
垃
圾
，
絕
不
環
保
。

我
們
如
果
購
買
或
收
到
這
類
豪
華
包
裝
的
物
品
，

拆
開
來
吃
用
，
總
會
覺
得
那
些
漂
亮
而
名
貴
的
盒

子
，
棄
之
可
惜
留
之
無
用
。
有
時
就
是
暫
時
留

，

到
了
一
大
堆
而
無
處
存
放
時
，
還
是
要
把
它
丟
棄
。

常
常
感
到
，
如
果
把
這
些
包
裝
物
資
和
費
用
，
能
捐

去
貧
困
地
區
或
災
區
，
讓
災
民
或
窮
苦
人
家
過
好
一

點
的
生
活
，
該
有
多
好
！

但
在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在
競
逐
利
潤
的
環
境
裡
，

這
種
要
求
無
疑
是
奢
望
。
製
造
商
品
的
廠
家
，
加
上

這
個
豪
華
包
裝
，
它
可
以
賺
到
比
樸
素
包
裝
的
同
樣

商
品
高
幾
倍
的
價
錢
。
如
果
購
買
商
品
準
備
送
禮

的
，
也
覺
得
送
豪
華
包
裝
的
商
品
更
加
體
面
。

如
果
商
品
包
裝
是
為
了
保
質
或
運
輸
的
需
要
，
那

是
應
該
的
。
如
果
是
高
價
值
的
如
鐘
錶
、
首
飾
之
類

的
奢
侈
品
，
豪
華
一
點
的
包
裝
，
也
可
以
接
受
。
但

諸
如
普
普
通
通
的
月
餅
、
茶
葉
、
糖
果
以
至
即
食
的

鮮
果
或
肉
類
，
這
種
豪
華
包
裝
就
是
不
可
原
諒
的

了
。但

是
，
商
品
有
競
爭
，
時
尚
興
奢
侈
，
豪
華
包
裝

便
很
難
禁
絕
。
加
上
商
人
們
把
商
品
進
行
豪
華
包

裝
，
是
為
了
賣
得
個
超
高
的
價
錢
。
你
提
倡
包
裝
簡

化
，
他
的
豪
華
包
裝
更
是
變
本
加
厲
，
有
心
人
只
好

徒
呼
奈
何
。

據
統
計
，
城
市
中
的
垃
圾
，
有
三
分
之
一
是
包
裝

性
的
垃
圾
，
而
這
些
包
裝
性
的
垃
圾
，
更
有
超
過
一

半
是
豪
華
包
裝
。
又
據
說
中
國
已
經
是
全
世
界
豪
華

包
裝
最
嚴
重
的
國
家
之
一
，
也
就
是
製
造
豪
華
包
裝

垃
圾
最
嚴
重
的
國
家
之
一
。

豪
華
包
裝
，
既
浪
費
寶
貴
資
源
，
又
加
劇
環
境
污

染
，
更
會
助
長
奢
侈
消
費
、
貪
污
腐
敗
等
不
良
風

氣
。
內
地
政
府
曾
出
爐
一
些
限
制
商
品
過
度
包
裝
的

若
干
規
定
，
但
收
效
甚
微
。

豪華包裝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林
伯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從
香
港
新
界
移
民

來
英
，
一
直
在
倫
敦
唐
人
街
餐
館
打
工
；
起

初
做
侍
應
，
後
來
學
懂
炒
兩
味
，
做
了
大

廚
。
每
天
忙
至
深
夜
打
烊
，
索
性
住
在
餐
館

樓
上
員
工
宿
舍
。

轉
眼
四
十
年
，
六
十
五
歲
的
林
伯
月
前
遭
遣

散
。
他
因
長
期
困
在
廚
房
拋
鍋
煮
菜
，
手
臂
患
上

嚴
重
關
節
炎
；
加
上
性
格
孤
癖
固
執
，
他
認
為
自

己
很
難
再
找
工
作
了
。

早
年
唐
人
街
賭
檔
林
立
，
很
多
華
人
因
離
鄉
背

井
，
生
活
苦
悶
，
愛
上
賭
場
尋
求
刺
激
，
結
果
積

蓄
盡
散
；
更
甚
者
，
欠
下
周
身
賭
債
。

林
伯
亦
不
例
外
，
孑
然
一
身
晚
景
堪
憐
。
他
遭

遣
散
後
，
須
搬
離
餐
館
宿
舍
，
頓
感
前
路
茫
茫
，

差
點
露
宿
街
頭
。
林
伯
不
懂
英
文
，
更
不
清
楚
英

國
的
老
人
福
利
政
策
，
後
來
聽
從
朋
友
勸
導
，
向

英
國
華
福
信
託
基
金
會
求
助
。
如
今
，
林
伯
入
住

唐
人
街
附
近
的
公
屋
單
位
，
華
福
會
經
常
派
員
探

訪
他
，
幫
他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困
難
，
例
如
修
理
水

管
和
監
督
他
定
時
吃
藥
。
幫
忙
雖
小
，
意
義
卻
大
。

類
似
林
伯
的
個
案
數
以
萬
計
。
華
福
會
主
席
陳
寄
嶠
接
受

︽
中
國
日
報
︾
訪
問
時
強
調
，
倫
敦
欠
缺
專
為
華
人
而
設
的
老

人
院
，
獨
居
老
人
分
散
而
居
。
他
們
因
語
言
溝
通
困
難
，
生

活
習
慣
和
文
化
相
異
，
不
願
意
入
住
當
地
老
人
院
。
他
們
沒

有
社
交
圈
子
，
無
法
安
享
晚
年
。

華
福
會
計
劃
籌
集
資
金
，
建
立
華
人
老
人
院
，
讓
老
有
所

居
。英

國
的
老
人
福
利
政
策
，
顯
然
疏
忽
了
少
數
民
族
所
需
；

相
比
之
下
，
美
國
好
得
多
了
。
姑
媽
現
居
三
藩
市
的
華
人
老

人
院
，
院
內
有
中
文
電
視
和
報
紙
；
三
餐
有
飯
菜
供
應
；
院

友
可
以
聚
集
大
堂
打
麻
將
下
棋
；
院
方
定
時
舉
辦
旅
遊
活

動
。
大
家
同
聲
同
氣
，
樂
悠
悠
。
姑
媽
說
，
最
開
心
是
農
曆

除
夕
吃
完
團
年
飯
，
大
家
圍
觀
央
視
的
春
節
聯
歡
晚
會
。

英
國
的
華
福
會
，
任
重
道
遠
。

老有所居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全
球
經
濟
一
體
化
的
今
天
，

近
期
最
有
影
響
力
者
，
莫
過
於

美
聯
儲
局
的
人
稱
伯
老
的
主
席

伯
南
克
。
上
周
在
聯
儲
局
結
束

兩
日
議
息
後
發
表
萬
眾
矚
目
的

講
話
，
這
位
行
將
退
休
而
有
跡
象
不

再
被
委
任
的
主
席
，
究
竟
臨
別
秋
波

是
做
一
場
好
戲
抑
或
是
罵
戲
呢
？
天

曉
得
。
事
關
任
何
有
關
金
融
政
策
改

變
或
不
變
的
決
定
，
真
可
以
說
是
牽

一
髮
而
動
全
身
，
市
場
反
應
是
好
是

壞
，
程
度
激
烈
抑
或
是
平
淡
，
可
真

箇
是
天
曉
得
，
要
時
間
找
出
答
案
。

其
實
，
在
此
之
前
，
伯
老
亦
已

﹁
放
風
﹂
就
以
退
市Q

E

停
止
標
準
向

市
場
表
白
，
只
不
過
所
謂
﹁
狼
來
了
﹂

故
事
重
演
，
美
國
經
濟
數
據
變
好
，

愈
來
愈
接
近
美
國
退
市
標
準
了
。
而

今
真
由
伯
老
進
一
步
擬
議
確
定
收
水

退
市
時
間
表
，
就
像
平
地
一
聲
雷
，

一
石
掀
起
千
層
浪
似
的
，
全
球
金
融
市
場
包
括
股

市
、
商
品
市
場
均
一
瀉
暴
跌
，
引
起
恐
慌
性
拋

售
，
一
時
之
間
，
買
家
銷
聲
匿
跡
，
賣
家
全
蒲
面

主
導
市
場
。
﹁
空
﹂
家
得
勝
﹁
買
﹂
家
變
了
﹁
凶
﹂

家
。
由
美
國
帶
起
的
跌
市
源
頭
是
全
球
焦
點
所

在
，
惟
新
興
市
場
更
掀
起
走
資
潮
，
資
金
流
向
美

元
區
，
在
全
球
暴
跌
潮
中
，
美
元
逆
市
走
強
，
匯

市
也
起
風
浪
。
投
資
者
有
錢
在
手
者
亦
不
知
如
何

在
此
金
融
風
浪
中
作
何
投
資
部
署
，
逆
境
中
覓
商

機
，
而
手
中
無
錢
更
不
在
講
，
卻
要
為
融
資
還
債

而
傷
腦
筋
。

港
股
市
為
何
大
瀉
如
此
？
伯
老
所
言
引
起
恐
慌

性
拋
售
是
其
一
，
同
樣
受
影
響
的
是
因
內
地
金
融

掀
危
機
風
浪
，
息
率
高
升
，
內
息
高
於
長
息
，
執

筆
之
時
，
內
地
隔
夜
放
息
曾
升
穿
十
多
厘
。
港
股

與
內
地
經
濟
息
息
相
關
，
內
銀
內
房
暴
瀉
，
屍
骸

滿
地
。
屢
傳
內
地
央
行
會
放
水
救
市
，
可
惜
是
假

料
。
不
過
，
新
政
府
習
李
班
子
常
以
﹁
維
穩
﹂
宣

示
主
導
思
想
，
料
不
至
於
眼
看
危
機
在
即
，
而
不

防
患
於
未
然
。
雖
然
內
地
經
濟
放
緩
製
造
業
下
行

是
不
爭
事
實
，
投
資
者
要
接
受
，
不
過
﹁
富
向
險

中
求
﹂，
若
然
手
中
有
實
銀
者
不
妨
趁
此
調
整
可

分
段
擇
優
而
入
市
，
內
地
維
穩
不
用
怕
有
危
，
香

港
亦
會
受
惠
於
美
國
經
濟
復
甦
的
。
始
終
沒
有
永

遠
下
跌
的
股
市
。

富向險中求
思　旋

思旋
天地

上
個
星
期
，
有
一
個
關
於
中
國
的
段
子
再
次
漂

洋
過
海
紅
翻
歐
美
世
界
，
即
：
﹁
佛
說
他
能
實
現

人
們
一
個
願
望
。
於
是
有
人
問
，
您
能
讓
房
價
低

到
人
們
能
買
得
起
嗎
？
佛
祖
沉
默
。
另
一
人
問
，

您
能
讓
中
國
隊
衝
進
世
界
盃
嗎
？
佛
祖
大
笑
，

說
：
﹃
我
們
還
是
聊
聊
房
價
吧
﹄。
﹂
這
個
段
子
兩
年
前

被
英
國
︽
經
濟
學
家
︾
雜
誌
寫
進
了
一
篇
剖
析
中
國
足

球
癥
結
的
文
章
裡
，
而
兩
年
後
的
今
天
，
這
篇
文
章
再

次
被
外
媒
大
肆
引
用
，
只
不
過
起
源
比
兩
年
前
更
不
堪

—

那
時
討
論
的
還
是
世
界
盃
，
而
這
一
次
則
是
因
為
中

國
隊
一
比
五
輸
給
泰
國
隊
，
還
是
二
線
的
。

如
果
要
選
一
個
詞
來
形
容
中
國
足
球
，
那
應
該
是

﹁
匪
夷
所
思
﹂。
一
年
又
一
年
，
一
次
又
一
次
，
中
國
足

球
一
邊
創
造

人
傻
錢
多
速
來
的
天
價
投
入
，
一
邊
製

造

恥
辱
無
下
限
的
負
數
產
出
。
有
網
友
報
稱
，
中
國

足
球
從
二
○
○
○
年
到
二
○
一
三
年
約
花
掉
人
民
幣
一

千
二
百
億
，
聘
請
了
五
個
外
教
，
而
中
國
足
球
隊
員
的

年
薪
加
起
來
，
可
以
養
活
泰
國
足
球
隊
三
百
五
十
一

年
。
美
國
︽
福
布
斯
︾
雜
誌
忍
不
住
質
問
：
﹁
中
國
東

北
部
城
市
哈
爾
濱
一
座
城
市
的
人
口
就
比
中
美
洲
國
家

洪
都
拉
斯
全
國
人
口
還
多
，
為
什
麼
洪
都
拉
斯
都
進
入

二
○
一
○
年
世
界
盃
，
中
國
卻
進
不
了
？
﹂﹁
中
國
是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體
，
能
辦
好
北
京
奧
運
會
並
拿
到
五
十

一
枚
金
牌
，
這
樣
的
國
家
就
挑
不
出
十
一
個
腿
腳
利
索

的
人
？
﹂︽
經
濟
學
家
︾
雜
誌
也
寫
道
：
﹁
青
島
海
利
豐
與
四
川
俱

樂
部
間
的
比
賽
曾
出
現
隊
員
狂
射
自
家
球
門
的
驚
人
一
幕
，
人
們

這
才
發
現
，
中
國
球
員
竟
然
無
能
到
連
假
球
都
踢
不
好
。
﹂

在
此
，
小
狸
不
想
再
去
探
討
中
國
足
球
的
癥
結
所
在
，
這
個
謎

底
大
家
探
討
了
幾
十
年
，
答
案
其
實
並
不
深
奧
。
話
來
回
說
，
膩

了
，
累
了
，
也
太
給
臉
了
。
小
狸
今
日
想
說
另
一
層
意
思
：
話
說

有
網
友
發
帖
說
，
某
日
返
家
，
看
到
其
母
正
在
看
中
國
足
球
，
遂

問
：
﹁
中
國
足
球
你
也
看
？
﹂
媽
答
：
﹁
中
國
足
球
也
是
足
球
。
﹂

遂
感
歎
這
才
是
真
球
迷
。
而
該
網
友
的
這
番
話
，
讓
小
狸
亦
忽
有

頓
悟
之
感—

—

足
球
的
真
諦
是
娛
樂
，
中
國
足
球
雖
然
帶
不
來
普

世
娛
樂
，
但
在
另
一
條
路
上
以
另
類
的
方
式
讓
大
家
同
樣
達
到
了

娛
樂
的
目
的
。

君
不
見
一
比
五
之
後
網
民
才
思
泉
湧
，
什
麼
﹁
若
二
○
○
三
年

起
持
續
買
國
足
大
比
分
輸
，
現
在
已
經
可
以
在
北
京
一
環
買
房

了
。
﹂
什
麼
各
民
間
校
隊
紛
紛
向
國
足
發
邀
一
戰
；
什
麼
面
對
國

足
微
博
道
歉
淡
定
回
覆
﹁
沒
事
，
你
們
發
揮
一
向
很
穩
定
﹂
；
最

神
的
段
子
是
北
京
植
物
園
近
日
為
以
散
發
獨
特
腐
臭
氣
味
為
特
點

的
﹁
巨
魔
芋
三
兄
弟
﹂
爭
名
，
收
到
不
少
群
眾
來
信
提
名
叫
﹁
國

足
﹂⋯

⋯

這
世
界
上
有
一
種
運
動
叫
足
球
，
還
有
一
種
運
動
叫
中
國
足

球
，
其
實
都
很
歡
樂
。
想
開
點
，
莫
傷
自
己
身
。

足球與中國足球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美國人漢克罹患癌症，沒去醫院，而是留在杭
州喝茶、爬山、做瑜伽。他過 中國日子，而且
是屬於古時候的。他的父親催促他回國治療，可
他堅持自己的選擇。他喜歡中國，忙 了解中
國。他還把好茶介紹給美國，希望和美國朋友分
享他在中國的喜悅。他說來不及去想自己還有
病，有太多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要做。
讀 好友胡益境這篇記載漢克的博客，我想，

漢克在不知不覺中以某種中國傳統方式治療 癌
症，應該康復了吧，一定康復了。
癌是人體內正常產生的細胞，有時候不作治

療，放下這種擔憂和驚怖，依然瀟灑快活，肌體
自身的免疫力正常運作了，就會吞噬掉癌細胞
的。
可是沒有。
漢克在結婚第二天去世了，他娶了一位中國女

孩。那時候，他已經回到了美國。
「快到婚期，漢克在杭州的朋友到茶室拍了一

段視頻，作為結婚禮物送給他。想起他的眼神，
我又說了很多。我在我的櫃子裡給他放了一個如
意花紋的青瓷杯子，和他承諾，不管下次什麼時
候來，這個杯子會一直放在裡面，等他自己取來
喝茶。在三生石邊，我許下了這個約定。」胡先
生在視頻中說。
漢克的眼神非常溫潤，如玉。而胡益境的茗心

齋，在天竺路上的三生石邊。三生石，刻下了唐
代隱士李源和僧人圓澤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大
約亦如李白在桃花潭邊對 汪倫唱：桃花潭水深
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離別了，可是懷 一份
深情，還要再聚的。
漢克回覆他：「我在這裡很放鬆的，特別是因

為旦旦，她比我家人放鬆一點。本來我有點反對
她，但現在我什麼都聽。比方說：『你下午要睡
懶覺。』我回答她說，『我不會的。』過了一段
時間我有時候會的。不能說每次都會，但是有的
時候真的會。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以
前能不能睡懶覺不重要，但現在放鬆是最重要，
比辦事情重要多了。」
漢克還說：「其實，如果你也有這個病，你肯

定會跟我一樣，好的人就這樣。」
胡先生說：「您一次次和死神接觸，一定會有

別人沒有辦法體味的感受，而這種體驗和感受，
才是上帝真正想告訴我們的：世間的一切多是短
暫和無常的，只有尋找到內心的上帝，才能和上
帝永住，同生天堂。每次見到您，我的內心多會
有一種安慰和感動：生命其實不只是活 ，而是
活的有意義。所以，特別想和您說聲：謝謝您，
漢克。」
漢克曾經說：「來中國從有意思變成有意義。」
他們談茶葉、談心靈、談宗教，還可以談生

死，自身正經歷 的生死，我忍住了自己的淚
水。
胡先生在我讀博文的時候，收拾 茶室，然而

臉色凝重，眼圈發紅。
我想起了同樣罹患癌症去世的驕雪，我想問

她：「驕雪，當年我在你的病床邊哭泣，是否擾
亂了你前往淨土的路途？」
驕雪曾對我說，「你沒有得這個病，你不知道

有多痛。我不怕死，我怕痛。」
我也不敢對她說，「如果我得了這個病⋯⋯」

我不敢假設，我只在心裡默默祝福，「驕雪，不
怕啊。不怕，也許病就好了。」

我在寺院見到多例癌患者或者病癱後又重獲生
機、生龍活虎的老年居士，勸她也試試佛教的方
法。這「臨時抱佛腳」，就算是「病急亂投醫」，
也許可以有用。身體病了，心理也生 「驚怖」
的病，把「心」交付給佛，借他一臂之力，讓心
靜、讓心安，讓自己接受這個命運，也許「心」
調帶來了「身」調，身心和諧、合作，就治癒了
呢。
可我們離真正的宗教，都太遠了。
我感動 胡益境隨順漢克的基督信仰卻滲透

佛教精神的話：「世間的一切多是短暫和無常
的，只有尋找到內心的上帝，才能和上帝永住，
同生天堂。」我十分佩服，這才是修為，這才是
宗教交流。
驕雪不願看見我流淚，瘦得形銷骨立、薄如紙

片的她拚 力氣，發 短促虛弱的聲音說：「你
先回去，等我好了，你再來看我。」
那一刻，我比她更驚怖。
後來我多次夢到她，她總是含笑和我說話，還

是健康時候高高大大的樣子。夢中，我會突然想
起她去世了，我問，「你現在是鬼了啊，讓我摸
一下。」我摸摸她的手臂，她又笑了。她說，
「死不可怕，和活 是一樣的。」

我們的教育中，一直缺少生死關
懷。當我們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
完全是慌亂的，只能任由感覺和情
緒擺佈。那時候，我只有概念，只
在重複這個概念：「死不可怕。」
面對驕雪被病痛如此折磨，我無法
克制地流淚。其實我很怕，在驚恐
「無常」，這種恐懼必然傳給了她，
她才一次又一次地驅趕我，「你回
去吧，等我好了你再來看我。」我
們無法如同胡益境和漢克那樣，以
基督教或佛教的態度，平靜地討論
生死，接受「無常」，換位思考並
讚嘆對方會做得更好。他們可以如

此討論，是因為他們各自的信仰都有一個共同的
前提：你我，必然都會死，都要接受彼此的你我
之死。
「我先走了。如果有緣，如果我沒有去到天

堂，如果我沒有下到地獄，如果我還在這世間流
轉，我一定會來和你再續前緣。」這便是三生石
上平靜而深情的許諾。
驕雪在一次便血後，虛脫得無法站立了，病情

急轉直下。那是她第一次哭，她對我說：「可能
我的人生要往另一個方向去了。」此前，她還充
滿信心地要做一個抗癌明星。那時候，我也還可
以和她開玩笑。那時候，我們以為我們是超越
的。
耄耋老人壽終正寢，大約才是可以接受的，民

間還稱為「喜喪」。青春煥發的年輕人罹病去世，
並且是心靈相通的好友，如何接受呢？一遍遍自
言自語 佛的教誨：「放下，放下。」可那份情
感依然沉甸甸地墜在心頭。雖然儒家缺少臨終和
生死關懷（儒家的捨身取義、不懼生死不是常人
凡夫的，是屬於英雄俠客的。），甚至在民間文化
中以「晦氣」為托辭而拒斥討論生死，可佛教這
方面的教育是完備的。然而，以為已受佛教熏習
的我，依然驚駭不已、不知所措。

生死關懷

■
坦
然
面
對
生
老
病
死
。

網
上
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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